“1331”项目非遗传承人口述史料

传承人简介

闫续祥，生于1935年12月21日，祁县昭馀镇北谷村。已经87岁的闫续祥老师一生致力于祁太秧歌表演与教学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表演人才。2015年8月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秧歌戏（祁太秧歌）的代表性传承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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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遗传承人闫续祥口述史访谈实录

时间：2020年10月5日
地点：山西省晋中市祁县北谷丰村闫续祥老师家
杨:杨洋

受访人：祁太秧歌省级传承人闫续祥
（说明：采访记录中闫续祥回答简称“闫”）

一、学习生活经历

杨:您出生日期，兄弟姐妹几个？当时家境如何？
闫：我是1935年出生的，当时家境非常不好。  

杨:闫老师您好，您是从小开始学习祁太秧歌的吗？
闫：是，从16、17就开始学了。

杨:您的第一个老师是谁呢？
闫：第一个老师是祁县支西的荣宝（此处名字为同音）。

杨:还有其他的老师吗？
闫：有，第二个老师是太谷的张英礼（此处名字为同音），第三个老师是李阿卜（“李阿卜”为祁县话，汉语为“李家堡”）李艺莲（此处名字为同音），总共跟了三坏（三个）老师。

杨:您小时候是自己喜欢还是没事学着玩呢？
闫：其实主要是自己待见（喜欢）。

杨:您在秧歌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？
闫：我学是学的小生，唱小生的，后头九学习唱小旦、青衣，再后来就改的三花脸老生，这都唱过。

杨:那您能不能想一下小时候您是怎么学的呢？
闫：一开始不是上学呢，上学能把学误了，在有认识的人，就去了和人家支西的荣宝学了两天，后来在我们村请上太谷的老师，冬天休息了没事干，就集中到一块，待见的人就集中到一起学，一直学了三年，学完呢就出了师。那时候都是村里的一把把（“一把把”指同年龄段的一群人）开始学的，村里的队里人家不太同意，不同意就我们几个个人待见的，还有支持的一直坚持学了三年。三年后就开始出了台。学的那时候就是年轻人集中到一块，和老师一起吃一起睡，白天就教练功教唱，黑间了（指晚上）就组织武场排练哪个是怎么演，哪个是配什么音乐。

杨:出台之后的影响怎么样？
闫：出了台之后的影响挺好，去交城、文水演出一说北谷丰的秧歌人家就说好。后来一直到大了一直坚持。

杨:您在学艺上的经验和感悟是什么？
闫：我这学艺和别人都不一样，我要学个东西就必须要通通的（指学的精、学的好），我连武场都要学会，我师父唤就（叫）的我是墨子（指问题比较多，爱提问），我一有空就练功，爱研究哪个戏应该怎么演。

杨:您出台后就开始演出了是吗？
闫：后来我这个师父去世了，但是我还是经常去外县，像太谷、平遥、文水这些人家都知道有个我，他们经常叫我去和他们搭摊子。最后一直学着，也不能说是成功了，反正是凑合了，凑合像个样子了。后来就村里有闹红火的开始请我演出，他们都很认可我。

二、演出教学经历

杨:谈谈您的教学经历吧？
闫：村里有知道的就请老师，我在丰子村教了三年，就教小孩们，我收了一些学员，一直教了他们三年，算是比较成功的。后来就去了交城，村里有个朋友是在那边学武场呢，就把我带了过去，让我去看看。他们那的书记特别喜欢，晚上的时候我就给他们排了一下戏。排完了戏就不让我回，在那就待了两个冬天。后来又去了太谷，有一个我的师兄弟，有些戏他不通，就把我叫过去，在太谷又教了一冬天。再后来就是文水、夏县教了一年，在高收教了一冬天，第二年在平遥进行了教学。后来就到了清徐，清徐有一个马庄，我在那教了三个冬天，还给他们搞上（组建）了帮子，这个帮子又给了文水，文水的团长和我有点意见，剧团过去之后我就没过去了，当地有一个知道的白师傅过来邀请我过去。

杨:您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的剧团呢？
闫：就是文水的那个剧团我没去，我自己就成立了帮子，，组建起自己的剧团了，一直搞了五年，后来秧歌不行了，我也就没弄了，就是村里需要我帮助点拨一下这，指导下那。

杨:那您教学有收入吗？
闫：我出来当教师了，有个老五，也是大马锣就说“你跟他要的钱多些吧，你的那些东西到没有多值钱”，我就说“这东西呀你装的肚子里死了就带走了，你传授给别人吧，说起来是谁教过我。”那会儿我教一天是三十块钱，其他人比我要的多，可是我都教了七八个地方了，他们才一两个，教学不要说多少钱，重要的是把本事教给别人。

杨:闫老师，您提到了冬天出去教学，那其他季节呢？
闫：平时就是地里干活，干完活就出去教学了。年轻的时候不说钱，待见就愿意出的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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闫续祥老师的演出剧照

杨:您还记得第一个剧团成立后团里都有哪些艺人吗？
闫：那会儿啊很多都没有出了名，县里文化馆闹秧歌我就去了，和祁县有名的到了一起，像闫师父、放羊蛋、二娃子、田曼子、滑托儿、昇石树等结成一团儿，每次闹秧歌都叫我。这之后就和文水的二鬼民、权全富、优子就都钩挂（指联系）上了。太谷家夏门东、德宝子、夏柱儿还有贾素楚，和这些人也都钩挂上了，哪儿闹红火，就互相叫走了。（备注：人名皆为祁县秧歌艺人的别名，属同音字）

杨:闫老师唱了这么多年的秧歌，您觉得自己唱的最好是哪部作品呢？
闫：最好的是《顶灯》。

杨:我印象中《顶灯》这个作品非常难，里面有很多的技巧，您是怎么学的呢？
闫：学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我怎么学的，黑间（晚上）独自个睡觉，就拿上碗练，《顶灯》里的四头八佰、推磨儿什么都得有。开始的时候是顶着碗在地上转，顶着碗掉不了了，就练习四头八拜，练习叩拜，等练到叩拜碗也掉不了就开始练黑驴打滚。这个需要睡的地上滚也不掉。滚的时候碗也是不能掉的，练了一年，最后碗就掉不了了。推磨儿就是趴在石墨上别人转圈圈碗也不掉就可以了，这个好练。练成之后就去了文水，有个彩挑了《吃醋》，那会儿我已经四十多岁了，不适合常《吃醋》了，就有人挑了《顶灯》让我演。其实我早就想展示一下呢，就和交城的权全、小旦侯小平、青衣秀儿还有三个三花脸、两个包头子。三天唱了九场戏，场场有《顶灯》，我就给他们排，包括念白串词。从那以后就开始唱了。

杨:您为什么喜欢《顶灯》呢？
闫：为什么我要学《顶灯》呢，祁县北左村有个常友，唱的特别好。当时就想，他能唱好，咱就不能？于是就开始学。他把我叫到他家，说我比他的套子多。

杨:这么看来《顶灯》里的一些绝活是您自创的，就是您说的套子了吧？
闫：嗯，对。

杨:除了《顶灯》，祁太秧歌还有很多传统剧目，像《看秧歌》、《卖元宵》、《卖高底》等，都是老一辈传承下来的，那您有自己创编的秧歌吗？

闫：这些秧歌剧目我都唱过，但是我都不定，那会儿我是唱小生的，那会儿还不唱这些？

杨:那您自己有写过一些剧本吗？
闫：有是有剧本，可是没有自己创作的，都是拿别人的剧本排练，有时候做一些改动。

杨:那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是用口传心授的方式吗？
闫：是，都是老一辈的教什么，你就怎么学，以前都是老师教自己记下来的。我比较用心，老师说甚我就记下甚，包括动作那些，后来人们需要我教什么我也都会，请我一个人就行了，我虽然不会拉胡胡（二胡、板胡），但是我会说，告诉他们怎么拉。

杨:闫老师您会哪些乐器呢？
闫：武场里我什么都行，可是有时候我走明场，没人了我上，有人我不上，比如说打板的，我就能告诉他应该怎么敲，怎么安。排《清风亭》了，我以前就连点印象都没有，后来看了一次汾阳的排了一次我就都记住了，就能排了。他们说我脑子里有东西，别人就卡不住，和谁唱都能行，因为学秧歌也废了些脑子来（意思是说学习祁太秧歌下了苦功）。

杨:闫老师，您觉得除了《顶灯》，在祁太秧歌中还有哪些作品是比较好的呢？从歌词、曲调还有动作方面都比较好的。
闫：《熙和园》、《偷南瓜》、《送樱桃》、《清风亭》这些，这是我最待见的秧歌。《顶灯》、《送樱桃》、《翠屏山》是我最待见的三个秧歌，我唱这三个秧歌人们都欢迎我。《偷南瓜》，那会儿才二十左右，在祁县的戏院唱，动作像水上漂，嘴是像刀子一样（意思是嘴皮子利索，速度快）。二十分钟的秧歌十五分钟就唱完了。
三、家庭对学戏的影响

杨:父母支持您学秧歌吗？家庭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？
闫：那会儿啊，大人是反对的，不支持。咱是待见，因为学秧歌连学也不上了。后来是我到了北谷丰我的外家（外家指外公外婆家），大人们就不上（“就不上”指大人没时间照顾），才不管了，正好北谷丰请哈老师，就学了。我婆婆（“婆婆”就是外婆）年纪大了，就是我和她，就由我了。

杨:大人为什么不支持呢？
闫：大人不支持是因为那时候我考山西梆子来，太谷有个剧团在财神庙唱呢，我那会才十三，去了考就考上，但是大人不让走，后来我父亲说了句实话，“就不如让你一直学了戏”，可是没有卖后悔药的。到了十六的时候，人家闹秧歌，就开始学了秧歌。我开始是待见山西梆子，可是考上剧团大人不让走，后来就闹了秧歌。开始闹秧歌了我就一心一意地学，不能让别人笑话我，所以在祁县、文水、平遥、交城一说姓闫的谁也知道，那会他们就都叫我去呢。

杨:您的大人看到您在秧歌方面有了一定的成绩后他们还反对吗？
闫：不了，然后就不管我了，我也大了，也有了成绩了，他们就不管了。

杨:那您的妻子呢？剧团刚成立的时候收入应该不高吧？妻子是什么态度呢？

闫：我老婆是支持了，我老婆也待见。

杨:您的妻子也是做这一行的吗？
闫：不是，她只是待见，不做这行。

四、剧团的发展

杨:您的剧团当时的收入怎么样呢？大概能收入多少呢？
闫：不多。那时候闹秧歌就不说钱，哪里待见、哪里唱秧歌就叫你过去，这就不赚钱。后来才开始赚上钱，还得生活呢呀。开始的时候才八块钱，这是最好的演员，差一点的六块钱，那会儿就不说赚钱。再后来就赚上钱了。

杨:除了闹秧歌还有其他的工作吗？
闫：没有，就是受苦。

杨:那您之后有参加过其他的剧团吗？
闫：第二年铁路文工团成立，就把我叫去了，一边闹秧歌、一边闹二人台。当时他们在祁县修铁路，工会主席是东北家，他喜欢，就通过县里把我叫过去了，我们就闹了二人台，大概一年多吧。后来选上我去北京文工团学习，但是铁路上出了事故就把我唤回去了。

杨:您成立剧团算是较早的一批了吧？
闫：我搞剧团那会儿太谷还没有了，夏柱儿跟我说：“你们这还搞剧团，太谷就没有。”后来太谷的文化局问了我怎么搞，最后太谷家才开始搞的剧团。贾素楚在小阿卜（小家堡）搞的剧团就是杨建涛。五二年西关了（祁县西关村）闹红火，人家韩家庄马关太组织的，西关的支书把我们这些有名的人就都叫过去了，第二年就都用我的剧团了，我叫了太谷、交城、文水有名的演员，大概有六十个吧。还唤了交城有名的小牛子。

五、祁太秧歌的传承

杨:闫老师您有几个孩子呢？
闫：我有9个孩子，5个小子（男孩），4个奴儿（女儿）。

杨:那您这么多子女中有几个孩子传承了您的秧歌表演呢？
闫：就只有大儿子大媳妇学了。他们待见，其他的就不待见。奴儿们没有好嗓子，大奴儿待见，但是没有好嗓子，剩下的三个奴儿都不待见。其他的小子都闹了机械了（从事机械工作）。

杨:大儿子什么时候开始跟您学秧歌呢？

闫：大小子在搞剧团的时候就跟着了。

杨:您自己的剧团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？
闫：我记得是开放了，大概是九几年吧，记不太清了。

大儿媳妇：差不多是九三年吧，搞了五年。

杨:闫老师您能说说您在祁县、文水、太谷、平遥教学时有多少徒弟吗？
闫：一个村里起码有十几个，我一共教了8处地方，连我在这儿教的有七八十个。

杨:有没有您认为特别好的、优秀的徒弟？
闫：有，原东有个玉爽，人们叫原东丑，学的丑角。平遥有个西丑，唱小旦的。祁县有个翠英，那也是唱小旦的。这都是唱的好的，出名了的多了。（备注：人名皆为祁县秧歌艺人的别名，属同音字）

杨:闫老师您可以说是多才多艺，什么角都能演的艺人。

大儿媳妇：我家搞剧团时他就是导演，很多大戏都是他给排的。那时候哪儿的人都有，都在我们剧团演出过。

杨:您大儿子在剧团是做什么的呢？
闫：我这大小子在剧团是拉了（“拉了”指在剧团中拉二胡、板胡等弦乐器），也很出名，什么都会，县里闹秧歌就叫他去。

杨:闫老师，听您说了这么多我也大概了解了，您不但会表演生、旦、丑这些角色，在武场的伴奏乐器方面也很精通。但是据我了解，戏曲的声音和身段要求根据角色不同有不同的要求，您可以说是全才。您觉得您的这些才艺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努力学习的结果呢？
闫：学的时候专门学的小生。旦呢是我师父常常坐下来告诉我应该怎么学，我就根据他说的暗地里下功夫，慢慢地一边看一边学三花脸老生，看人家声音是怎么样的，手是怎么样的，自己慢慢学人家。

杨:闫老师，您的大儿媳妇也是您的徒弟吗？
闫：算是吧，跟着我学过。

杨:那您的儿媳妇算是您徒弟中比较优秀的吗？
闫：算，怎么不算。

杨:您觉得您这个徒弟怎么样？您怎么评价她？
闫：我这媳妇子唱老生也行，唱小生也行，文武小生都能唱。因为我当时就是文生、武生、青红生、娃娃生，最后唱了老生。

杨:闫老师您看咱们的祁太秧歌唱的人是越来越少了，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？
闫：嗨，这会儿啊我就考虑过，现在有了电视，还有了手机，上面什么都有，年轻人也不待见秧歌了，再一个秧歌有时候就是胡说八道，不像二人台，人家就能上了榜。祁太秧歌很多都是不学艺的。

杨:现在祁太秧歌有很多也是宣扬社会文化的，还有抗日战争系列的，有一些积极向上的作品。您认为和传统的剧目相比，哪一类型的秧歌比较好？
闫：还是老传统的好一些。我这年纪老传统观念多，我也想这个问题，以前祁太秧歌就是冬天人们没做的，群众待见，娱乐为主的，正月了大家到一块一起高兴一下，那会儿的就好，都有教育意义的。

杨:我们晋中学院现在计划把祁太秧歌进入到中小学课堂，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
闫：还是要传承老秧歌，传统的秧歌，以前的戏都有一些教育意义的，像《清风亭》是最好的一个，可是人们不待见，里面没有胡说的内容，人们就不待见。《游西湖》、《劝抽烟》、《卖绒花》、《献血记》，都是有教育意义的剧。

杨:现在有一种说法是祁太秧歌应该是太谷秧歌，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？
闫：从我记事起就一直说的是祁太秧歌，没有听过太谷秧歌，祁太不分家，祁县的秧歌太谷的调，人家太谷家的调唱的好。人们留下来就是祁太秧歌，都是师傅们传承下来的，都是以前的老秀才自己编套的，都是有教育意义的，像《送樱桃》以前说的是比古人，但现在已经不是了。

冬天受苦人没事干串街闹红火，都了谁家门口唱一唱，后来就搬到舞台上了。实际上秧歌就是说老百姓的生活了，主要是娱乐生活了。

我觉得老传统的秧歌教育人，后来的胡说八道的我就理解不了了。

七、非遗传承人

杨:闫老师，您什么时候申报的祁太秧歌非遗传承人呢？
闫：我是2014年晋中市评为传承人，2015年成为省级传承人的。咱们县里申报文化遗产传承人，文化局的和文化馆的问我才知道这件事，就给我办了传承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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番外篇
　　许玉花，出生于1961年2月4日，祁县古县镇闫漫村。闫续祥老师的儿媳妇亦是剧团一名出色的生角，也是闫老师得意的徒弟之一。大儿子是剧团的胡琴演员和键盘手。（说明：采访记录中许玉花回答简称“许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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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：大儿媳妇许玉花  中：闫续祥老师  右：大儿子小闫老师

杨:闫老师对剧团的收入不是很在乎多少，您怎么看待呢？
许：有时候我都分不上。人家现在演员都跟上工资了，咱有时候的拿不上。我父亲是一个说什么就是什么的人，我能让自己赔了也不能让别人不高兴。其实别的剧团都是大家商量的，当时一场是七百块钱，主家给你写成六百块钱你就发不了工资，所以自己人就是贴人贴钱贴东西。别的剧团都会根据主家写的钱商量唱呀不唱，觉得钱少就不唱了。可是我父亲不行，就是自己贴也要给人家唱好呢，有时候连我的工资都没有了。

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刚领了工资从那个院来了这个院，老爷子说“来把你的钱给我吧！人家平遥西丑儿的工资还没发呢，这就又没你的了。”他特别的要强，绝不拖欠演员的工资，他不说赚钱，只说高兴。

杨:您对闫老师在学艺方面是怎么评价的？
许：我父亲特别喜欢，对自己要求也高，各方面都接触，像动作、嗓子都能行，生有生的声音、旦有旦的动作、三花脸有三花脸的神态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心脏不好，一激动就发病了，不敢让唱了，但他还是想唱的。

杨:您是什么时候和闫老师认识的呢？
许：我是1991年来了他家的，1993年开始跟我父亲的剧团开始演出。87年、88年那会儿在丰子村剧团，我父亲当时也在，我们就认识了。有朋友介绍了他儿子我们就认识了。

杨:那您的丈夫当时也在剧团吗？
许：他不在，他当时在太谷的剧团，我在祁县。

杨:您当时是跟着闫老师学秧歌吗？
许：当时我是唱戏，我父亲是教其他人秧歌，后来我到了他家就改了秧歌，我33开始学的秧歌。

杨:说说您对闫老师的印象吧。
许：闫老师是一个挺热情、挺正派的人，对艺术、对我的培养也是很用心，希望我能把祁太秧歌传承下来。

杨:那您现在还唱秧歌吗？
许：现在秧歌也不景气，我也上了年纪了，还需要照顾我父亲，只有有空的时候才去俱乐部耍一耍。

杨:您在和闫老师学习秧歌的时候，在教学方面您对闫老师有什么评价？
许：特别诚心地教，每排一个动作呀，每排一个唱段都特别严格要求。他觉得我是他的儿媳妇，不能说让人说不称职，演的不到位，所以我的演出也是很受人们欢迎的。

杨:您在剧团里一般都演什么角色呢？
许：须生，后来老生也唱。我唱秧歌的话也是老生、小生、须生都唱呢，自己的剧团就得缺什么顶什么，三花脸我也顶过。我父亲经常是今天缺什么了就赶紧让我上，我还不会词，他就赶紧给我抄词，词不多的，缺个什么角色，就让我顶上了。除了我排上的，就是顶替其他人上。

杨:您对闫老师印象最深的，他演的戏是哪一部？
许：我来了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是导演了，就不演了，偶尔缺了哪个，他就顶上哪个。像《偷南瓜》，就演得好。偶尔验演一下《顶灯》、《偷南瓜》，主要是排戏。我父亲的底功特别扎实。

杨:当时唱秧歌的多还是唱戏的多呢？
许：我们都是唱戏转的秧歌，都是剧团的，像我本身功底就不差，所以转秧歌也不发愁，比较快，秧歌戏里面不需要太多的功底，所以能很快改秧歌。

杨:那您的子女喜欢秧歌吗？
许：我的娃娃们都待见，但是他爸爸不让做。因为这份工作是个苦差事，想的是让他们考个学校。二姑娘就特别喜欢，常常跟着我演出，如果学的话是个人才。

杨:祁太秧歌的传承人越来越少了，咱们祁县还有这些活动吗？
许：丰子还闹一下秧歌，我们北谷丰也闹一下，疫情期间不活动了。我们大队有活动的时候我也去。

杨:您自己有收的徒弟吗？
许：没有。

杨:您家里有地吧？除了地里的收入外还有其他的收入吗？
许：没有其他的收入，我丈夫跟剧团，有演出有钱，没演出就没钱。都是个人的帮子。

杨:您跑婚庆或白事吗？
许：这几年不了，现在婚庆都是歌曲，都不唱秧歌戏了，年轻人不喜欢。

杨:祁太秧歌是我们本土的音乐文化，像闫老师这样喜欢传统剧目的人也少了，您对于祁太秧歌的传承有什么想法吗？
许：祁太秧歌的传承既要文场又要武场，像我父亲这样多才多艺的人越来越少了，传承也是比较困难了。

（闫老师的徒弟来访）

杨:您贵姓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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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：我叫杜云鹏，原东人，我是闫老师的徒弟，和闫老师一样，都是省级的传承人。

左：闫续祥老师  右：徒弟杜云鹏

杨:谈谈您和闫老师学习的经历吧。
杜：我拜了闫老师为师，在闫老师的帮助下我也刻苦学习，成为省级传承人。

杨:您主要演的角色是什么？
杜：我主要是三花脸，丑角。

